從蛹到夏娃克隆：林珮淳藝術的女體賦權
文/郭冠英
滿牆的紅橙、藍紫、黃綠亮彩線條層層包裹的抽象圓形繁複結構，在1993年在台北一個地下室做為替代空間[二號公寓]呈現的「生命圖像」系列展覽，也是筆者初次對林珮淳作品的印象。這些蛹狀圖像複雜中不失優雅，雖象徵著桎梏、卻有呼之欲出的彩度，團團環繞幾乎有動感的平面油畫，直覺地令我想到卵，一種只屬於女人的私密切身經驗。時隔20年，不論林珮淳的創作如何推陳出新，這些亮彩抽象卵狀物在印象中仍呼之欲出，那也是筆者對女性藝術創作的認知具有相當啟示效果的意象。
從蛹蛻變出來的女性形象
「那個時候是我想要破繭而出的階段。」藝術家回憶著說，一面掀開黑絨布，走進鋪黑地毯的場域，這是2013年在台北當代館「後人類欲望」展出的「夏娃克隆」。在環繞空間中的投影中，巨幅夏娃就像在試管裡由睡夢中要慢慢地甦醒一般，她緩緩轉動、蠕動身軀，身上還帶有蛹般的殘留痕跡，彷彿尚未完全幻化成人身。仿聖詩的環境音樂，強化展出現場的聖殿感，夾雜間歇變調的噪音，是末世危機的隱喻。20年前創造蛹狀圖像的林珮淳，20年後所創造的「夏娃克隆」，已受到許多國際觀眾在美術館殿堂的膜拜，幻化中的夏娃克隆彷彿吸取來自世界各地觀眾的視線、感知、和慾望投射，而有了自己的生命。
「當我知道我想當藝術家時，我就讓自己成為一位藝術家。我那時不知道「想」有時候無法變成行動。許多女人在成長過程中，並不知道她們可以塑造自己的生命，因此，想當藝術家（但沒有能力察覺自己想要），對其中一些女人來說，只是個幻想，只是像想到月球一樣的幻想。」　            --朱蒂‧芝加哥
「夏娃克隆」系列是林珮淳近年頗受到國際矚目的作品。但她的作品意識卻可追溯至20多年前的脈絡。在「蛹」系列時期，當年正在澳洲修習博士課程的她，身兼母親、女兒、妻子、教師、藝術家、研究生多重角色，加上西方藝術學院訓練啟發她對女性意識的自覺，如同許多亞洲女子負笈在異文化環境的進修，很自然地反思台灣本身所受日本父系社會結構的影響。林珮淳在藝術創作中一向表達獨立思考，但不同於西方女性主義習於以身體作為武器來質疑性別不平等，她的創作自早期就用含蓄的東方表達，以美麗的符號呈現顛覆的意涵，如古典漂亮的裹小腳鞋、摩登的高跟鞋，隱喻著雙足的巨痛；「相對說畫」系列用古典女性肖像和蓮花並置，以金色蓮花反諷傳統認定「三寸金蓮」才是賢淑女子的象徵，卻忽略把女人的腳裹成三寸之小的非人性殘暴。林珮淳自早期就習於以美麗的物件作為物化女性的反諷。除了創作，她也為文分析西方女藝術家朱蒂‧芝加哥的展覽、瑪麗‧凱莉的產後文件等做為一個女人/母親切身經驗轉化的藝術。她也積極投入具體的女權運動，催生了台灣女性藝術協會。20年對她而言並非是抽象的理念描摹，當年欲破繭而出的林珮淳，今日已身兼藝術家、教育者和理念實踐者多重任務。　 
大自然Vs.人的驕傲
1999年台灣發生了震撼全島的921大地震，這是一股大自然力量的反撲，令林珮淳反省到弱勢者爭取平等並非重點，她反思生命的核心，在人類掠奪自然凸顯了人的貪欲，導致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和諧，人與人之間(不論男、女、強勢、弱勢、種族、階級)等的衝突。自此，她創作了「回歸大自然系列」，以人工、複製、數位、虛擬等議題與科技媒材，反省人類創造科技文明、而與自然的對立關係。如2001年創作的卵形《寶貝》用發光素材擬仿在大自然的蛋，呼應她對生育大地的大自然的寶愛概念。　
「夏娃克隆」就是在此議題下衍生的產物。2004年起的「回歸大自然-人工生命」系列中，她用3D影像批判虛擬的假生命，以互動裝置來建構蛹生成蝶、人與蛹同體、人蛹幻化成人蝶合體的影像，批判人倚仗科技，自認為創世主的驕傲。　
而夏娃克隆在十年的創造間也不斷演化，每一尊身軀轉動的夏娃，是用3D軟體程式構成，細緻、窈窕、長身、並有完美的女性三圍比例上，仍有著蛹的痕跡，似乎尚未完全進化成人、或成精。這個「夏娃克隆」究竟是女性力量的呈現還是反擊？「她是『夏娃克隆』，不是『夏娃』，」林珮淳強調。「她是人用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複製『夏娃』。」這點出了「夏娃克隆」不是神所創造的夏娃，而是人用科技我創造的複製女體；「夏娃克隆」並非聖經上神所創造出來的「夏娃」，也不具有真正大地之母的生養能力。
在他額上有名寫着說、奧秘哉、大巴比倫、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（啟示錄 17章5節）…你所看見的那女人、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。（啟示錄 17章18節）   
「夏娃克隆」的不斷進化是在觀眾的想望中生成，她的進化並隱喻著林珮淳對聖經文本的解讀。「夏娃克隆」額頭上像似蜷曲前髮、暗含著666印記，是這尊完美尊榮女神形體所暗藏的毀滅印記。就像啟示錄17-18章對末世的重要預言，違反創造大自然力量正在反撲，並以金錢、權力、慾望來完美包裝這股毀滅性的力量，毀滅自然，當然也就毀滅了人類。
林珮淳的作品超脫了性別、文化的界線，國際藝評對夏娃克隆的評析不斷，從聖經典故、女性角色、科幻人(cyborg) 、科技美學等多重角度解讀夏娃克隆這個complex誘惑角色的存在意義，被注視、論述下的夏娃克隆因此有了藝術生命，並不斷延伸。看似她已跳脫女權-男權、藝術-科技的狹隘論爭，但她作品並非遠離「蛹」時期的理想，而是通融包裹這一切，昇華為一個更誘人的詭辯形象「夏娃克隆」（Eve Clone）；這個人類複製的、人類生命之母「夏娃」複製人「夏娃克隆」；這個人性、科幻性、神性與魔性並存的「夏娃克隆」，林珮淳讓我們看到「她」正在幻化中。幾乎百分之百由蛹幻化為人體、同時也是女體/母體並存的形象。「夏娃克隆」幾乎完美的形貌，召喚我們內心的慾望：她是男性慾求的完美女體，同時也是女性藉以掌握男性慾望的主體形象，更是人類迷惑於科技改造自然的力量，誘使人類自認為是創世主的貪婪想望。在藝術家的設計下，轉動中的「夏娃克隆」有著金頭、銀身、銅腹、鐵腿、泥腳，是聖經中的偉大形象(the Great Image)，同時當觀眾碰觸像似聖殿般展場上放置的夏娃克隆半身雕像的頭部，這如同宗教灌頂的手印，會讓「夏娃克隆」因此舞動，就像吸取了現場觀眾膜拜的力量。原本無機的虛擬3D「夏娃克隆」在人們慾望、思索的投射下有了生命，因為人們多認為自身的慾望是真的，人們因而渴求她成真，在這期待、渴求當中，我們已被夏娃克隆所控制。

幾乎百分之百由蛹幻化為人體、同時也是女體/母體並存的形象。「夏娃克隆」幾乎完美的形貌，召喚我們內心的慾望：她是男性慾求的完美女體，同時也是女性藉以掌握男性慾望的主體形象，更是人類迷惑於科技改造自然的力量，誘使人類自認為是創世主的貪婪想望。在藝術家的設計下，轉動中的「夏娃克隆」有著金頭、銀身、銅腹、鐵腿、泥腳，是聖經中的偉大形象(the Great Image)，同時當觀眾碰觸像似聖殿般展場上放置的夏娃克隆半身雕像的頭部，這如同宗教灌頂的手印，會讓「夏娃克隆」因此舞動，就像吸取了現場觀眾膜拜的力量。原本無機的虛擬3D「夏娃克隆」在人們慾望、思索的投射下有了生命，因為人們多認為自身的慾望是真的，人們因而渴求她成真，在這期待、渴求當中，我們已被夏娃克隆所控制。

「王啊，你夢見一個大像，這像甚高，極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狀甚是可怕。 

這像的頭是精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銀的，肚腹和腰是銅的，腿是鐵的，腳是半鐵半泥的。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-- 但以理書 2章 31-33節

20多年來，從早期「生命圖像」系列中掙扎的蛹到「夏娃克隆」，有意識無意識之間，林所具有的女藝術家細緻洞悉、描摹能力、卻一針見血的藝術特質有其一貫脈絡。林藉由「夏娃克隆」具象化啟示錄裏的預示，在完美女神的面容和肉體，蘊含人的貪念和對自然的破壞力，這是與自然母性的生命力背道而馳的。「夏娃克隆」是人倚仗科技/自身智慧的驕傲，與對金錢、權力的貪婪，使人類發明了毀滅人類的武器、用科技破壞自然生態。林珮淳使用科技來批判人性，用數位媒材創造藝術，運用科技工具超越了性別平等的議題，她直指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係，回歸對生命、乃至創造生命的超然力量的尊重。

圖說:
1.蛹的形體在林珮淳的作品不斷出現,圖為「生命圖像系列」, 91 x 117 cm / 50F,油彩畫布, 1992. 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2.「城市母體」, 壓克力板, 電線, 光柵片, 數位影音, LED燈, DVD放映機, 液晶螢幕,鏡面反光板, 凹凸鏡片, 2005.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3.「寶貝」, 3D動畫, 光柵片, LED燈, 2004.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4.「非自然-溫室培育」, 壓克力, 數位圖像輸出, 3D動畫, 電動轉盤, LED燈, DVD放映機, 紫花溫室, 紅花溫室, 黃花溫室, 藍花溫室, 2004.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5.「夏娃克隆啟示錄」展場. 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6. 夏娃克隆頭像 (前額有666印記) .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7. 殘留蛹形的夏娃克隆身體. (picture courtesy of Lin Pey-Chwe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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